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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English novelists in the 18th century, Henry Fielding and his theory of novel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novel. Henry Fielding wrote five 
novels in all, with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as his masterpiece. Based on text interpre-
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how Henry Fielding applied hi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in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On one hand, the au-
thor serves the reader, and brings happiness to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guides the 
reader, and helps them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expressed in the book. It is in this 
way that an intimate connection is built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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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中的代表人物，亨利·菲尔丁及其小说理论对英国小说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7.5200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7.52004
http://www.hanspub.org


童威   
 

 
26 

的影响。菲尔丁著有五部小说，《汤姆·琼斯》是其代表作。本文将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在

《汤姆·琼斯》一书中，菲尔丁是如何运用他关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一理论的。一方面，作者服务读

者，为读者带来乐趣。另一方面，作者引导读者，认识自己，受到教益，理解小说所传达的情感与现实

意义。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悄然建立。 
 
关键词 

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服务读者，引导读者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也是 18 世纪欧洲最杰出的

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家之一。菲尔丁一生著有五部小说，其中《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最为有名，是他的代表作([1], p. 31)。《汤姆·琼斯》一书讲述了弃儿汤姆·琼斯的爱

情和生活故事。菲尔丁在该书中摒弃了以往叙事作品中常见的寓言和宗教神秘色彩，着重描写普通人的

现实生活，歌颂普通人的机智和善良，同时对弱小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以疾恶如仇的精神揭露反动势

力的冷酷自私、虚伪贪婪，大胆抨击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黑暗腐败和骄奢淫逸。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英

国 18 世纪社会真实生活的画面，具有相当高的现实价值。 
菲尔丁不仅进行小说创作，在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被誉为 18 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小说理论意

识的作家。他对小说进行定义，讨论小说的性质，内容和创作原则。菲尔丁认为，小说是散文体的，喜

剧性的，也是现实的。小说创作应该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合情合理。菲尔丁也论述了小说创作的真实

性，小说形式的建构，小说家的资格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1], p. 31)。“菲尔丁认为，作品的真实性并

不是指作品具体背景的真实性，而是指作品所陈述事实的可靠性。只有反映人性或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

才算得上是真正有价值的真实”([1], p. 32)。他也指出小说家必须具备天赋，渊博的学识，经验，以及仁

爱之心这四种能力才能从事小说创作。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层面，菲尔丁认为，一方面作者服务读者，

给读者带来乐趣。另一方面，作者也肩负着引导读者的责任([1], p. 32)。18 世纪是欧洲小说文学成长的关

键时期，因此服务读者，赢得读者青睐，奠定小说的社会基础，对于小说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菲尔丁

的这些理论虽然分散于几部小说的序文当中，但将其集中起来，便可形成系统完善的小说理论。本文在

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菲尔丁是如何在《汤姆·琼斯》一书中实践作者与读者关系这一理论的。 

2. 为读者服务 

“作者服务读者，给读者带来乐趣”([1], p. 32)。在《汤姆·琼斯》第一卷开篇，菲尔丁就以一个生

动的比喻阐释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作家不应以宴会的东道主或舍饭的慈善家自居，他毋宁

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饭铺的老板，只要出钱来吃，一律欢迎”([2], p. 1)。众所周知，作为服务业之一的

饭铺的经营理念是“顾客至上”。那么饭铺的老板，即作者，只有尽量满足花钱来吃饭的人，即读者，

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吸引更多顾客，得到更多好评。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贴切地道出了

作者服务读者的写作理念。同时，菲尔丁也指出“每逢遇到重大非凡的场面……作者就不惮麻烦，不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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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笔墨，为读者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倘若几个年头流逝过去，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

情，作者不怕让这部历史出现一段空白，就不去评论什么，而兼程前进去描写重大事件”([2], p. 55)。从

第二卷末大尉去世，到第三卷初 14 岁的汤姆登场，时间跨越 12 年，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给读者留下充

分的想象空间，也兼顾了读者的好处和便利。读者不会白白糟蹋时间去看既乏味又无益的文章，同时也

可以发挥自身智慧，去填补那一段空白。 
作者要给读者带来乐趣，为读者消闲解闷([1], p. 32)。《汤姆·琼斯》一书的趣味性，给读者带来的

心灵上的愉悦感与作品本身的喜剧性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种喜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情节行动“轻

松而滑稽”，语言措辞“滑稽”而“诙谐”。 
在《汤姆·琼斯》的情节设置上，菲尔丁既在宏大的篇幅中安排了复杂的情节和许多细节，又兼顾

了普通人社会生活中的喜剧性因素。菲尔丁以“追赶动机”这一主题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3]。最主要的一条追赶线路是苏菲亚逃婚去伦敦追赶汤姆。紧跟该路线的是魏斯顿带着仆人出

门追赶苏菲亚。与此并行的是，费兹帕里特先生追赶出逃的太太。通过这一“追赶动机”，作者将乡村、

旅馆、都市、戏院、法庭、教堂等各种场景串连在一起，在这些场景中活跃着贵妇、乡绅、法官、仆人、

强盗、国王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以厄普顿旅店为大舞台，让众多人物在此出场亮相，又故意安排一

连串的“错过”情节：苏菲亚得知汤姆和沃尔特太太的暖昧关系后，带着女仆前往伦敦；魏斯顿一行在

苏菲亚离开旅店几分钟后赶到；汤姆的“双亲”也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旅店未能碰面。正是这些美丽的“错

过”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制造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波，增添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使作品情节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也在视觉和听觉上给读者带来一种流动的美感。 
除了情节设置上的喜剧性，《汤姆·琼斯》中颇具特色的讽刺性语言也引发了强烈的喜剧效果，给

读者带来无尽的欢乐。讽刺是贯穿菲尔丁小说的一种重要手法，他的讽刺以准确、深刻、和尖锐而享有

盛名。 
幼年时期的汤姆就有一个充满心机的同伴布利非。作者带着幽默的笔调，将孩提时代布利非的心机

逼真地描画出来：“这也难怪。撒过一次谎的人再撒一次，自然不当回事。要是我像你那样在老师面前

撒过那么卑鄙的一个谎，我会羞得没脸见人了”([2], p. 111)。虽然布利非才 16 岁，却有本领在两位水火

不相容的老师之间两面讨好。见了屠瓦孔，他满口宗教；见了斯奎尔，他又满口道德。倘若两位都在座，

他就一言不发，这样双方都以为他赞成自己的意见。而汤姆则与布利非的深沉老到相反，他“确实是轻

率、浮躁的少年，举止随便，嬉皮笑脸，时常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的学伴那副道貌岸然的神态”([2], p. 115)。 
哲学家斯奎尔和神学家屠瓦孔也是菲尔丁予以讽刺的对象。在对斯奎尔的介绍中，小说中写道“他

博览古书，自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部部精通。他立身治学主要就是以这两位大师为楷模，时

而遵循前者的见解，时而又以后者的主张为依归。在道德方面他自称是柏拉图派，可是在宗教上他又倾

向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2], p. 106)。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立场不定的“哲学家”的深刻讽刺。斯奎

尔几乎跟屠瓦孔先生一见面非争辩不可，因为两人观点完全相反。菲尔丁揶揄地说，他们的观点有一点

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讨论道德的时候，都绝口不提“善”字。老实说，生活里不论碰到什么场合，利用

不上这位或那位教诲的事是很少的。斯奎尔与毛丽的暧昧关系被汤姆发现的那一幕，最能见出斯奎尔假

道学的嘴脸。一开始，他带着庄重的神色望着汤姆说：“好啦，我看出这个重大发现使你很开心”([2], p. 
203)。然后，他装腔作势地说：“我没有败坏妇女清白的罪过……凡事只要不违反自然就不会不适当”([2], 
p. 203)。接着他厚着脸皮宣称：“有些事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大声宣扬的。实在说起来，这种事情不

但是无罪，而且还是值得嘉许的……”([2], p. 203)，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奎尔仍不忘说教，强词夺

理，假道学的嘴脸在这幕闹剧中展露无遗。 
至于神学家屠瓦孔，他心目中只有鞭子。虽然他被禁止为汤姆庇护黑乔治的事责罚汤姆，“可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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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的好：‘有心打人，不难找到棍子。’他当然也不难找到教鞭，一旦把教鞭抓到手，谁也不能老拦

住屠瓦孔，不让他去责打琼斯”([2], p. 115)。屠瓦孔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偏执做法，对汤姆善意的谎言的

成见，也受到了作者尖刻的讽刺。 
作者为读者服务，给读者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对读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汤姆·琼斯》中所

描绘的真实的生活场景，刻画的普通小人物，不难让读者联想到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者

对布利非等这些人物的讽刺，表明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虚伪自私自利者的批判，同时也激励读者去思考，

继而重新认识身边的人，认识社会环境。 

3. 对读者的引导 

“作者引导读者。其一是作者引导读者认识自己，受到教益”([1], p. 32)。菲尔丁在《汤姆·琼斯》

中谈到“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的善良能够使任何心存善良的读者滋生景仰之情和爱慕之意，而出现在人

物身上的缺陷则能够震撼读者的心灵，使他们受到教育”([1], p. 32)。 
“菲尔丁曾多次谈到他的一个美学观点，即美与丑，善与恶要在对照中才能表现出来”([4], p. 17)。

这一美丑对比原则对之后英国文学，欧洲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汤姆·琼斯》一书中，

菲尔丁采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了许多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同时也将美丑，善恶，慷慨自私等对立的品格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菲尔丁笔下的汤姆，表面上虽不惹人喜欢，如年幼时不守规矩，成年后又乐天放荡，但他有善良的心

灵和助人为乐的品质。比如汤姆和黑乔治去别人的庄园打猎被奥尔华绥发现后，他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所

为，不把黑乔治说出来。“汤姆抵死受刑，坚不改口。尽管那位老师抽一鞭子就问他一下招不招认，可是

他宁愿给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肯背信弃义，出卖朋友”([2], p. 104)。在流浪途中，当他得知南希感情受挫，

欲寻短见时，他主动劝说男方一家，终于使他们婚姻美满，也让密勒太太一家其乐融融，对汤姆感激不尽。

一字一句之间，读者能感受到汤姆的善良，坚定，正直和无私，也能在心底引发对人性的思考。 
当然，菲尔丁并没有将他的正面人物，汤姆，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

在描写汤姆善良慷慨这些美德的同时，也点出了他的不足，例如汤姆与女人(从乡村姑娘毛丽到贵妇人贝

拉斯顿)厮混，行为不检等。作者笔下的汤姆不再是教科书式十全十美的英雄，而是现实的人([5], p. 83)。 
而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再完美的人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失足。菲尔丁对汤姆这一人物的塑造

方式表现了他对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当时盛行的伪善风气的反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汤姆对立面的布利非，则与汤姆截然不同。他少年老成，阴沉鬼祟，肚子里总是在打着小算盘。

当舅父奥尔华绥向他讲起魏斯顿来提亲这件事时，可谓正中他的下怀，但他却回答说，婚姻这件事他倒还

没考虑过，不过他极其感念舅父对他的关怀，凡是舅父乐意的事，他无不从命。布利非表面上对舅父毕恭

毕敬，其实除了自己，他谁也不关心。他不顾医生的劝告，执意在舅父病危时报告他母亲的死讯，企图刺

激舅父一命呜呼，还振振有词地说不能对舅父有所隐瞒。然而关于汤姆的身世，因为对他不利，就一直隐

瞒下去。布利非是反面人物的一个缩影，而小说是一面镜子，看到布利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读者对表

里不一，自私自利之人产生厌恶感。同时，通过对比汤姆和布利非这两个人物，作者也表达了他对善良，

无私，勇敢这些美德的赞扬，从而鼓励人们要不谋私利，诚实正直。作者也揭露讽刺了虚伪吝啬，自私懒

惰，引导告诫着人们不要做惟利是图，虚伪之人([5], p. 83)。对于当时伪善风气盛行的社会而言，这一倡

导和呼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激起了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以及对美好事物和品德的追求。 
作者引导读者，“其二是引导读者参与小说意义的生成过程，具体体现为作者应该在情节中设定某些

悬念，伏笔和空白，激活读者的想象力，以及提供各种暗示等”([1], p. 32)。这一点在《汤姆·琼斯》一

书中有很好的体现。首先，《汤姆·琼斯》每一卷和每一章都有一个小标题，短则三四个字，如“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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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268)，多则两三行，如“第一卷到此结束；本章中有一桩忘恩负义的事，希望读者看得出它是违反

常情的”([2], p. 46)。这些标题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一卷或一章的内容，读者读起来一目了然。同时，菲尔

丁还开创性地在每一卷之前冠以一篇序章，序章多为独立的杂文或论文。在序章中，菲尔丁时而谈论书中

的人物情节，创作手法，时而撇开故事本身，阐释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比如，在第四卷第一章中，作者

写道：“大家总该承认现在是再合适没有的场合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介绍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出场，此

人非他，正是我们这部英雄散文史诗的女主人公”([2], p. 137)。作者的提前预告，不禁让读者心中满怀期

待，女主角终于要登场了。这些序章在帮助读者理清故事发展脉络的同时，也能引发读者对现实生活的思

考。当然除序章外，在小说正文中，作者也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医生去世之后，作者写道：“我发

现除了上述那条恶魔的座右铭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大尉有这般行径：此人除了前边提过的性格之外，

为人还及其傲慢凶悍，一向不把与自己的性格不同，在傲慢，凶悍方面远不如他的那位哥哥放在眼里。但

是医生的学问却比弟弟渊博得多，一般人都说他的天分比弟弟高得多。大尉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并感到不

能容忍。嫉妒充其量是一种恶毒的情感，一旦再夹杂上鄙夷，那就会变得更加恶毒”([2], p. 48)。作者简

单的三言两语能够帮助读者看清大尉这一人物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好的理解故事情节。 
作者对读者的引导也离不开悬念的设置。小说中汤姆的身世始终像一个谜团。作品以来历不明的私

生子汤姆的发现为开端，以汤姆身世的真相大白为结尾。这一悬念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3]。在小

说第一卷珍妮姑娘因被指控为汤姆的亲身母亲而远走他乡。第二卷中巴特里奇也因被诬陷为汤姆的生身

父亲也被迫离乡背井。这两个人物是揭开汤姆身世的关键人物，所以作者安排他们在第八卷和第九卷重

新露面，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汤姆而进行。白丽洁小姐临终前托付律师道林把汤姆身世的秘密告

诉奥尔华绥，不巧奥尔华绥病重，遗嘱被布利非隐瞒，这就使情节得以发展下去。当汤姆的身世之谜被

解开，悬念结束之时，作品也接近尾声。这一悬念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同时也鼓励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猜测汤姆的身世。 

4. 结语 

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18 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小说理论意识的作家，菲尔丁在《汤姆·琼

斯》一书中将他的小说理论展现得淋漓尽致。菲尔丁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在阅读《汤

姆·琼斯》一书时，读者身边好像站着一位博古通今的向导，他总是生气勃勃，讲话饶有风趣。他带领

读者经历了一场悬念从生，刺激却又不失欢乐与感动的旅行。在这样一场旅行中，作者一直服务着读者，

以他喜剧性的情节和妙趣横生的语言，为读者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感动。作者也一步一步地引导着读者，

去感受善恶，美丑，慷慨正直与自私虚伪，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环境，认识社会。悬

念的设置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吸引读者去探索发现书中的谜团。偶有的空白也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

象空间。读《汤姆·琼斯》，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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